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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怎样走向现代——青春版昆曲《牡丹亭》与当代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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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青春版《牡丹亭》在全国 8所高校巡演，在大学生中引起巨大反响。它能

够吸引青年、打动青年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全面占有和发掘原著艺术资源的基础

上，以遵循昆曲艺术精神与表现原则为前提，对乐、歌、舞、戏、诗诸种艺术元素作

出新的整合与调配。青春版《牡丹亭》围绕着昆曲的雅展开一系列创新，在古典中发

现与挖掘现代，创出了一条传播昆曲艺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新路。  

  [主题词] 昆曲   青春版《牡丹亭》   当代青年  

  

  2004 年 6 月，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在苏州大学演出。有效的前期宣传与昆曲之

乡特有的地域文化相契合，白先勇先生的个人号召力与一批苏大有识学者的鼎力推动

相呼应，一时间在古老又现代的苏州大学，莘莘学子们奔走相告，一票难求，而演出

现场更是掌声雷动、盛况空前。时至一年后的今天，校园内关于《牡丹亭》的话题依

然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观之者记忆犹新，未睹者翘楚以盼。大陆首演成功后，青春

版《牡丹亭》又相继走进浙大、北大、北师大、南开、南大、复旦、同济等国内知名

学府，所到之处，均受到热情欢迎，轰动依旧，盛况不减。昆曲热作为 2004 年中国

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2005 年继续水涨船高。“百戏之母”昆曲历经六百余年沧桑走

进现代，一度知音无觅，应者寥寥，几近泯灭。如果说 50 年前浙昆《十五贯》“一出

戏救活了一个剧种”[①]，50 年后海峡两岸联手打造青春版《牡丹亭》，则可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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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戏普及了一个剧种”，传统文脉薪火相续，初显燎原之势，这对于整个中华戏曲界

乃至文化界都是振奋人心的大事件。戏曲的生命在于观众，古老的昆曲要走向未来，

必须向当代青年寻找新知。在文化消费平面化、粗糙化、快餐化、感官化占主流的今

天，雅致蕴藉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何以能够在大学生群体中激起广泛强烈的共

鸣？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牡丹亭》与昆曲的结缘由来已久，石韫玉说：“汤临川作《牡丹亭》传奇，名

擅一时。当其脱稿时，翌日而歌儿持板，又一日而旗亭树赤帜矣。”[②]现代以来，

经俞振飞、梅兰芳、程砚秋等大师的精彩演绎，使之成为昆曲经典剧目。可以说，正

是“案头文学”与“演唱之曲”的相生互动成就了昆曲《牡丹亭》“姹紫嫣红四百

年”的盛况。如何续写昆曲与《牡丹亭》的当代辉煌？白先勇先生认为，“昆曲的前

途，在于培养年轻的演员，吸引年轻的观众”，因此他以青春版为主打、以大学校园

为阵地大力推介昆曲《牡丹亭》，其目的就是要在传承经典的基础上，让古老的昆曲

焕发新的生命。然而，鉴于当代青年的审美趣味、欣赏习惯的现实状况，既要保持昆

曲的原汁原味，又让昆曲被青年所接受，青春版《牡丹亭》面临一系列有待解决的矛

盾与问题：其一，表演程式产生的时空假定性同与习惯于影像直观的青年观众之间，

能否达成稳定的心理默契；其二，昆曲写意、传神的美学原则往往使抒情性较强压倒

戏剧性，这与青年观众对故事性的观赏期待之间的心理落差怎样调适；其三，与精致

典雅相伴生的舒缓的舞台节奏，是否能避免观众心理疲倦感的产生；其四，才子佳人

的传统故事套数能否唤起当代青年的兴趣与共鸣。  

  与其他任何艺术接受一样，观众欣赏戏曲也必然具有复杂的先在结构，这种先在

结构包括文化因素、经验图式、个性心理、知识积累、本能愿望、时代影响等诸多方

面。对于充分了解戏曲程式的戏迷来说，他们看戏的关注点往往聚焦于演员的四功五

法，以演员表演是否地道作为价值评判标准，观剧愉悦往往从对自我既有观赏经验的

超越性验证中产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梅兰芳先生当年才指出“中国观众除去要

看剧中的故事内容而外，更着重看表演。……群众的爱好程度，往往决定于演员的技

术。”[③]。然而时过境迁，当代青年观众一方面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但又大多数

对戏曲的唱腔、做功等缺乏了解，这种状况决定了他们走进剧场之后，审美要求会更

加复杂多元。他们不仅需要看表演，同时需要看故事；他们不仅希望欣赏新鲜的视听

享受，也更渴望获得深层次的心灵交流。  

  作为一门综合性舞台艺术，昆曲包涵五种乐、歌、舞、戏、诗基本元素。以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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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化为特点的乐、歌、舞构成舞台形象系统，通过“歌舞演故事”完成戏剧性的舞

台呈现， 终实现诗意的传达，这是昆曲艺术舞台流程的三部曲。“从‘戏剧是诗’

这一美学观念看，中国戏曲是 理想的戏剧诗形态”[④]，典雅精致的昆曲尤其如

此。昆曲的诗不仅指是唱词的文学表达样式，它更是多重艺术元素融通交汇而成的整

体美学境界。演员通过表演表现诗，观众通过欣赏领会诗，台上台下在诗意空间中展

开心灵的交流与共鸣，是昆曲艺术魅力的核心所在。综观舞台现场，青春版《牡丹

亭》能够吸引青年、打动青年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全面占有和发掘原著艺术资源的

基础上，以严格恪守昆曲艺术精神与表现原则为前提，对乐、歌、舞、戏、诗诸种艺

术元素作出新的创造性的整合与调配。具体而言，大致有三。  

  第一，整本演出[⑤]，抒情性与戏剧性相生互动，拓展审美空间。  

  《牡丹亭》作为昆曲的经典剧目走进现代，虽然长演不衰，但多是折子戏，即使

少数大戏演出，也常常止于《回生》，甚至《游园惊梦》几乎成了它的代名词。这对

于曾经“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⑥]的《牡丹亭》以及当代观众不免是一种

遗憾。此次的青春版以 27 折整本演出，除还原原著的意义不说，对于如何展开与青年

观众的有效交流也价值斐然。  

  昆曲是抒情的艺术，昆曲《牡丹亭》更是抒“至情”、抒“奇情”的艺术：因梦

生情，伤情而死，缘情复生，情可以穿越梦境与现实，情可以漫游人间与地狱，情可

以动凡人也可以惊鬼神。很显然，唯有整本戏才能全面、深入地表现这样的奇情至

情。昆曲雅致精当的唱腔和做功在情感表现上长于捕捉细节，善于把 动人的瞬间放

大延留，当这种艺术优势容纳到跌宕起伏的故事框架内，歌舞与戏紧密结合，方能汇

滴水为清流，串珠玉为美链。青年观众的心灵 富敏感也 富跳动，他们对昆曲表演

程式知之不多，会对之产生好奇，但这种好奇却常常难以持久。故事为体，程式为

用，抒情写意与戏剧冲突互动互补，才能抓住青年的心。青年眼睛里是舞台上的倩影

翩飞，心灵深处是人物的命运浮沉，时而出戏，时而入戏，形成了剧场内掌声雷动与

鸦雀无声相映成趣的绝佳效果。歌德说：“眼睛也许可以称作 清澈的感官，通过它

容易地传达事物，但是内在的感官比它还更清澈”[⑦]，同时捕捉青年观众的眼和

心使之形成互动，这是青春版《牡丹亭》成功的原因之一。  

  下本被搬上舞台以及柳梦梅戏份的增加，是此次青春版的又一创新，其价值在于

拓展了戏曲的审美内涵以及与观众的交流空间。现代以来，《牡丹亭》原著后 20 出在

昆曲舞台上几乎不出现，从舞台效果看，既有表演实践积淀较少，后来者缺乏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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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故，也因为《回生》之后的内容集中于现实斗争，与此前梦幻与传奇的清雅抒情氛

围难以统一。然而，下本的意义在于将理与欲的矛盾冲突贯穿到底、推向顶点，同时

使柳梦梅形象得以完整地塑造。相对于杜丽娘主要是梦幻与“至情”的化身，柳梦梅

则更多地承担了对“理”的现实抗争，他既有温柔缱绻的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

面。当代青年尤其是大学生群体，他们 易动情也 爱思考，通过舞台现场形象地还

原理欲对峙交锋的历史文化现场，其意义显然超越了有限的剧场时空。值得称道的

是，青春版《牡丹亭》的下本并为因思想容量和叙事性的增加而冲淡情感表达的主

调，即使是次要人物也处处有情，《移镇》可见杜宝与杜母的别离情，《折寇》可见

杨婆与李全的世俗情，《遇母》可见杜母与丽娘的母女情。正如白先勇先生所言，

“第一本启蒙于‘梦中情’，第二本转折为‘人鬼情’，第三本归结到‘人间

情’。”[⑧]整部戏构成了一个情感的有机系统，而且情中有思，青年观众可以获得

丰盈的审美享受。过去《牡丹亭》演出以旦角为主，小生戏份较少，这与男性构成观

众主体有关，而当代青年观众中女性已占半壁江山。青春版所到之处，男同学谈丽

娘，女同学话柳郎，这绕有趣味的差异来自两性之间不同的心理背景。不同的性别有

不同的审美偏好，他们介入角色的兴奋点有很大的差异。增加小生戏份，强化柳梦梅

形象塑造，也在更大范围内调动了观众的兴趣，拓展了舞台上下的交流空间。  

  整本演出也带来了青春版在整体戏剧布局上的节奏变化：主副线雅俗映照，文武

场闹静穿插，舞台现场因此张驰有度、别开生面。《虏谍》《淮警》《折寇》三出分

别安排在上中下本的六或七折，经过一小时左右的细腻悠长的抒情之后，青年观众对

昆曲的婉转柔媚全情投注，哪料想泼辣刁蛮的杨婆、丑怪粗鲁的李全在舞台上横空出

世，不免眼睛一亮，精神一振，满堂喝彩，掌声雷动。武戏戏量不大却恰到好处，既

不喧宾夺主又能活跃剧场气氛、调节观众心理，颇具提神醒脑之效。  

  第二，青春搭桥，古典与时尚相结合，创造昆曲舞台新形象。  

  青春版《牡丹亭》创新舞台形象归结到一点，就是青春二字。沈丰英莺啼脆嗓、

眉目生情，俞玖林书生意气、扮相俊美，活脱脱就是丽娘再生，柳郎转世。大胆启用

年轻演员，青春的故事与青春的表演形神相通，不仅使古老的昆曲流光溢彩，也让当

代青年获得愉悦与共鸣。青春是一个不衰的时尚主题，因为它缘自人的内在生命体

验，满足了人对生命美的渴求。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戏曲都始终与青春联袂而舞。中

国古典戏曲大多是才子佳人戏，青春的故事是舞台上 美的风景；当年梅兰芳 14 岁饰

演青蛇，一举成名；1923 年，21 岁的俞振飞与 19 岁的程砚秋合演《游园惊梦》，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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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空前；20 年前，浙江越剧小百花红遍大江南北，也是青春做戏、豆蔻年华。百年梨

园，我们有青春的故事，也有青春的演员，唯独青春的观众日渐稀少。今天，青春、

昆曲、《牡丹亭》三者的完美结合，让看惯了好莱坞大片、港台影视以及新潮韩剧的

当代青年也迷醉于小生花旦，又一次证明了青春的诗意不分古今，青春的诗情可以穿

越时空。  

  青春的色彩 明丽，青春的韵致也 纯净。如果说，青春使这次昆曲《牡丹亭》

实现了古典与时尚的对接，而其中的精神契点则是简约主义的美学原则。综观近年来

各种领域的造型设计走向，无论建筑、时装、装饰乃至工业产品，简约都是一种强劲

的潮流。在当今信息爆炸、视像膨胀的的工业、后工业时代，简约以其单纯的形式

大限度的消除视觉疲劳和心理负担，使现代人在纷繁复杂和快节奏的生活中得到心灵

的抚慰与休憩。简约不仅是一种时尚，同时也是中国古典美学内在精神。中国绘画的

“记白当黑”，诗歌的“言有尽而意无穷”，音乐的“余音绕梁”，都是强调一种形

式上化繁为简、以少纳多、以有限含无限的节制的美。这种简约主义的美学也是昆曲

魅力所在。昆曲舞台的物质陈设极其简单，音乐伴奏采用小乐队，表演不假外物，一

切都是以传神写意为原则。  

  为了适应现代观众、现代剧场，确保演出效果，青春版《牡丹亭》对舞台形象做

出了一系列的创新，但都是以简约为特点，以昆曲表演为中心。由于现代舞台空间很

大，演出中使用了追光，但色彩是素朴的，只对演员的表演进行突出适当装饰，但不

形成夸饰。场次转换、场景变化吸收了现代的熄灯，却不用拉幕。拉幕易造成对剧场

空间整体感的切割，与昆曲表演注重营造氛围传达意蕴的特点相抵牾。熄灯间隔处理

得很从容而不显急迫，以契合昆曲婉转绵渺的表演节奏。舞台陈设并不囿于传统的一

桌一椅，增加了水墨画为内容的屏风和背幕，但风格淡雅，有效地烘托了表演与剧情

而不喧宾夺主。舞台的后部还增设了一个高台，以适应《牡丹亭》故事实境与幻境、

阳界与阴间的轮转变化，整个舞台采用中性的灰色，既能引导观众进入戏剧情境又不

造成视觉的突兀感。在服装设计方面，材料质地的选择主要借鉴传统，以恰到好处的

轻重和柔软度服务于表演身段。颇见新意的是色彩的调度，总体风格可概括为清新淡

雅、丽而不艳。不仅才子佳人以浅粉，银白、淡紫、夏荷、宝蓝、杏黄等交替出场，

宛若清水芙蓉，令人赏心悦目；即使石道姑这样的俗角，也不像过去那样采用农民年

画似的大红配大绿，而是以浅绿为底色，腰际搭配粉红莲花图案。莲花在中国有宗教

寓意，这样的设计既符合文化传统和人物身份，又不破坏舞台的整体色调，也不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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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柳、杜的同场戏中显得过于炫目。色彩搭配的创意更体现在男女主角的对手戏中，

仅以《惊梦》为例。戏中杜丽娘杏黄衣衫绣有飞蝶，柳梦梅一袭白袍刺着红梅。黄色

易唤起关于希望的心理意向，杏黄略淡，与少女怀春的羞涩、朦胧更加相协；白色与

优雅高贵相联系，再加上灯光舞台投射上一层淡淡的灰，飘逸中又增添了几分力度；

丽娘的蝶绣可以联想到破蛹化蝶，有情欲蒙醒冲破羁绊之喻；柳郎的梅绣以及手中柳

枝，不仅与其名相协，也是“不在梅边在柳边”之情缘的呼应；二人顾盼辗转之间，

衣装下摆花动蝶飞，蝶恋花的意境也暗合着梦中邂逅初尝风雨的浪漫。其他如《幽

媾》、《婚走》等重要对手戏，在服装色彩经营上也同样匠心独具，美轮美奂，此不

赘言。  

  第三，雅俗合流，抓住交流契点，营造陌生化效果。  

  《牡丹亭》流传四百年，感动人心的关键在于一个“情”字，然而这个“情”又

不是柏拉图式的纯精神的情，而是同欲水乳交融的情。如何在真人演出的舞台上演绎

青春性爱戏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在过去的演出中，国内版曾将有性意向的唱词删

除，而美国谢勒版则出现杜丽娘躺在玻璃台上高翘双腿的直露场面，回避与媚俗这两

种极端化的做法显然都不可取。此次青春版的处理方式是含而不露的诗意化，利用内

容与形式之间的张力激发青年观众的想像空间和审美距离感，获得了很好的演出效

果。  

  “和你把領扣松，衣带宽，袖梢儿挽，牙儿苫也，则待你忍耐温存一晌眠”，

“小姐，休忘了呵，见了你紧相偎，慢厮连，恨不得、肉儿般、团成片也。逗的个日

下胭脂雨上鮮。” 直白的语言用 悠扬缠绵的水磨腔吟唱， 热烈的场面以 优雅

轻灵的舞蹈传达轻歌曼舞辗转顾盼之间，几多欢爱，尽在其中。 美是水袖的翻飞勾

搭，它荡出的线条让眼睛在变化无常中追逐，心灵也随之流连漫游。情欲自主的大胆

直接和舞台表现的含蓄象征有机结合，日常人伦和唯美写意浑然一体，使青年观众在

熟悉与陌生之间往返流连，兴味无穷。  

  昆曲的魅力在于它的雅，因为雅，它渐渐变成了一种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然

而，今天的文化现场正在为昆曲的复兴提供契机。讲究表层感官与内在文化品味的结

合，日益成为审美风尚的主流。即使在大众文化中，典雅、精致、唯美也已经被普遍

接受，通俗文艺高雅化与高雅艺术大众化的双向互动使雅与俗的严格边界已经开始模

糊。即使我们把昆曲定位为高雅的精英文化，但在知识普及、教育发展的今天，国民

文化素质逐渐提高，精英文化也绝不完全等同于小众文化。当代大学生将成为知识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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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的主体，他们有愿望、有兴趣也有能力欣赏精致的雅文化。青春版《牡丹亭》围绕

着昆曲的雅展开一系列创新，不仅是在古典中注入现代，同时也是在古典中挖掘现

代。它主动走进高校，传播昆曲，它成功的意义不仅在戏曲小舞台之内，更在文化大

舞台之间，这让我们看到了中华古典文化精粹走向未来的希望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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